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
跨越美学与科学的摄影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Claudia Fährenkemper）  图 于清刚  文

Claudia Fährenkemper: Photography 
Between Aesthetics and Science

倡导精确、科学、一丝不苟的表现客观世界

本身；她也曾在科隆向导师阿诺·杨森（Arno 

Jansen）学习，杨森是奥拓·斯坦纳特（Otto 

Steinert，1915 ～ 1978）的学生，斯坦纳特则

是二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主

观主义摄影”的代表人物，主张从个人出发，

关注个体意义而远离社会的存在。另外，法伦

坎普也曾在美国录像和摄影艺术家南·霍韦尔

（Nan Hoover，1931 ～ 2008）指导下学习。

法伦坎普的摄影创作生涯已有 30 余年，

她曾在德国锡根大学教授摄影，其作品被多家

无垠旷野中的采煤机械，骑士时代曾象征

权力、勇敢和荣誉的铠甲，带有神秘色彩的昆

虫指头和触须……德国女摄影家克劳蒂娅·法伦

坎普（Claudia Fährenkemper）的作品既涉及

宏观，也着眼微观。

法伦坎普 1959 年出生于卡斯特罗普 - 劳

克塞尔（Castrop-Rauxel，位于德国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曾师从多位不同摄影学派名

师，兼收并蓄各家之长。其老师有受“新客观

主义”影响至深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开创人伯

恩和希拉·贝歇（Bernd and Hilla Becher），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
Claudia Fährenke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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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不同创作的选择和关联性才较清晰地显露出来。虽然

拍摄对象不同，但我都力求客观精确的呈现。拍摄采矿机械时，

我通常使用４×５大画幅相机，可将所有的景物同时收入画面，

详尽展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被忽略或无法感知到的细节。微观

摄影为展现肉眼通常看不到的美丽世界，比如昆虫，我需要扫

描电子显微镜等科研器械作为辅助，通过显微镜将拍摄对象放

大至肉眼可见才进行拍摄，力图呈现雕像般的美感。

博物馆和机构收藏。今年 4 月，法伦坎普应邀在第二届中国沈

阳（铁西）国际工业摄影大展展出作品；9 月，她又凭其《盔 

甲》（ARMOR）系列作品获 16 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

观念类优秀摄影师奖。

作为受到多个学派影响的当代摄影家，法伦坎普如何在多

样的学习背景下形成自己的风格？以下来听听她的想法。

在 30 多年的摄影创作中，您的拍摄对象从大型采矿机

械到微生物，它们极为不同，您在拍摄时有什么不同考虑？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我想，只有在已经从事摄影 30 年后

01	 ｜	 褐煤露天矿区，斗链式挖掘机，德国普洛芬，1993

02	 ｜	 微生物，椿象头部，30 倍放大，2003。亚历山大·柯尼希动物研究博物馆，

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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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微观摄影时，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从事微观摄影时，我拍摄的对象包括

昆虫，植物、蝾螈幼虫成长、晶体。对我来说，这些并不是科

研角度的图片，而是与自然相关联的，想为观者展现显微镜下

多样化、特征鲜明、具有美丽和易伤害性等特点的生命形式。

某出版社《显微镜》一书封面，用的是一只蝾螈幼虫的照片，

画面上，在标本制作时它被折断的爪子也展示出其易受伤害的

特点。这一点和拍摄骑士盔甲肖像系列时的考虑类似，因为穿

戴铠甲也是为骑士提供保护和防御伤害。

拍摄不同对象，最终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和自然

相处，意识到并认同大自然的物种存在的意义？这是社会生活

与自然出现矛盾时，人类需要理智对待的题目，即我们如何既

能利用自然，也能与之和谐共存，比如说停止对环境无限度的

索取。

说到《盔甲》系列，您是如何想到这个创意的，能讲述

下创作细节吗？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将“盔甲”作为拍摄主题，和此前对

昆虫的拍摄有一定关联。从生物形态学的角度看，甲虫的外壳

和铠甲都提供周全的防护，在生物进化中提高生存概率。我还

注意到它们的形态相似，2006 年，当我第一次在维也纳看到历

史艺术博物馆中数量众多的铠甲收藏品时，惊叹其制作工艺精

湛，很快我便沉迷其中，因为每一套铠甲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

人量身定做的，独一无二。

拍摄前，我会先搜集资料，寻找一些有特别馆藏的博物馆，

拍摄对象主要是被穿过的铠甲。再与策展方或艺术品修复专家

联系，讨论拍摄可行性并得到拍摄许可。通常，在闭馆时我才

有机会静静地在丰富的馆藏中选择，一些特别设计的头盔或精

工细作的胸甲会为照片带来不同凡响的效果。

雕塑般的美感在照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观者可以在

直面铠甲时探寻其时空相隔主人的个性。用黑白照片，是为了

突出形式和构图，同时为了使空间中的物体更为突显。拍摄时，

我始终以厘米为单位不断找寻最佳角度和距离，多次和被摄体

直接面对，用相机在眼睛的高度和被摄铠甲之间进行“无声对

话”，探究其承载的性格及其它特征，由此得到“他”的“肖像照”。

为了尽可能地将信息转述出来，我会使用现场光线并延长曝光

时间。我用的是４×５大画幅相机，冲印出小样后再甄选画面，

最终确定照片，再进行数字化处理。

不论是拍摄微观世界，还是拍摄铠甲，我的摄影并非单纯

纪实，在呈现美与神秘的同时，我希望观者提出疑问：我们应

该如何和自然相处，以及人类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摄影对我

来说也是知识媒介，为了让我触及宏观和微观世界且能细致观

察并深入理解的媒介。

您在 1980 ～1990 年代创作的采矿机械系列很有名，

在拍摄这类主题时，您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创作？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在拍摄浪漫风景照时，我喜欢聚焦孤

立的树木。后来我多次去位于美国西南部的沙漠旅行并拍摄自

然景观。回到德国后，我开始聚焦因工业建设而被改变的风景，

这些风景通过不同的采矿机械创造出来并不断改变，以至于整

个村庄都被彻底摧毁或迁移。旧建筑和教堂被毁或被拆除，都

是为了让褐煤能够转化为电力。

我先在较远的地方将大型挖掘机拍摄下来，然后再在机器

内部和上面拍摄。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对设计和建造结构的全

貌、运行方式和庞大的体积有直观的了解。拍摄时，我力求将

机器的运行场景原貌保存，并使细节无一遗漏地精确再现，也

要关注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对比关系。

我拍摄的这些采矿机械体量巨大，它们是世界上可移动的

最大机械，就像“现代恐龙”一样，每天可以“吞食”240 万平

方米“自然”，但同时这些机械又被设计和制造得非常美观。今天，

这些画面已成为历史记忆，早期的工业景观地今天通常已经转

为休养和度假风景地，那些巨大的地洞已经被水填满成为人工

湖了。

很多中国摄影师和爱好者都知道杜塞尔多夫学院，及

在世界享有盛誉的贝歇夫妇。您师从贝歇夫妇，那段学习

经历对您日后的摄影创作有何影响？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1989 至 1995 年，在杜塞尔多夫学院，

03	 ｜	 微生物，甲虫头部，60 倍放大，亚历山大·柯尼希动物研究博物馆，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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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师从贝歇夫妇和影像艺术家南·霍韦尔。从贝歇夫妇那里我学

到的不是拍摄技巧，而是更为详尽的拍摄理念，即精准的观察

和对拍摄对象全面细致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摄影师要尊敬

被摄对象，即尽可能清晰并对其所有细微之处完整展现，并且

尽可能使观者受到启发并提供丰富的信息。

受到这样理念的影响，我尝试拍摄系列作品，并且创作时

会用很长时间熟悉选题并不断深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我像科

学家一样严谨钻研，做到详尽而精准，并在作品中让观者易于

体察并理解到拍摄构想及意图。

对拍摄主题的“深度加工”通常会持续几周，决定哪些可取，

或者将某些设计和构思弃之不用，从头再来。

您还师从其他摄影名家，请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在贝歇夫妇以外的其他老师那里，我

学到了多样的视角。1987 至 1989 年在科隆，我跟随阿诺·杨森

学习摄影，我的创作因此可能带有了某些神秘感。影像艺术家

南·霍韦尔对画面生成方式抱有极为开放的态度，正是在她的班

里，我开始以艺术摄影师而非科学家的身份使用扫描电子显微

镜进行拍摄。那十年，我沉浸在微观摄影创作中，拍摄了很多

耗时较长的微小生物（从甲虫幼虫到成虫）图片。

您可以评价下杜塞尔多夫学派吗？您认为其在当代摄

影中的位置和影响如何？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贝歇夫妇对理想化的纯粹画面更感兴

趣，客观冷静地观看外部世界的视角极为重要。对于他们来说，

不同工业建筑和场景的拍摄要尽可能精确（比如德国鲁尔区的

采矿工厂）。这些建筑不同形式和结构的照片是珍贵的影像文献，

专注于此可以尽可能为观察者提供有助于理解的信息。贝歇夫

妇在呈现方式上具有类比特点，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特征。

这种客观纪实的特性和奥拓·斯坦纳特的主观诗意表达有很

大差异。贝歇夫妇拍摄的画面中，角度通常是令人信服、清晰、

实事求是的，而且拍摄项目通常耗时较长。

贝歇夫妇第一代学生如托马斯·鲁夫在创作中专注色彩，尝

试挑战尺寸上的极限。我还记得，在科勒菲尔德博物馆，第一

次站在托马斯·鲁夫拍摄的巨幅肖像前的震惊感。聚焦在脸部的

照片无法显露一丝情感并无法捉摸对象的心理状态。庞大的尺

寸让人不自觉地为其神秘感所吸引而欲一探究竟。 

以客观呈现作为主要拍摄方式的还有“新地形运动”

摄影师们，您对此怎么看？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今天的“新客观运动”及“新地形

04	 ｜	 盔甲系列，2011，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品收藏中心藏品 05	 ｜	 盔甲系列，2013，德国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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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均在 1975 年纽约举办的影展“新地形——人为改变的风

景的照片”中有其渊源。斯蒂芬·肖尔在 1970 年代的彩色摄影

作品对杜塞尔多夫学派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安德列亚斯·古尔

斯基、托马斯·斯特鲁斯和托马斯·鲁夫的早期作品明显可见其痕

迹。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就又对贝歇夫妇后期弟子有着很大影响，

比如波利斯·贝克尔（Boris Becker）、西蒙娜·尼韦克（Simone 

Nieweg）、马蒂亚斯·科赫（Matthias Koch）等，他们全部都

专注于彩色摄影。在贝歇夫妇这一代学生中，拍摄采矿机械

的我是个例外，我更为偏爱黑白摄影。但是如米歇尔·施密特

（Michael Schmidt）, 威廉·舒尔曼（Wilhelm Schuermann）、 

约希姆·布罗姆 （Joachim Brohm）、马克斯·雷根博格（Max 

Regenberg）等并非直接师从贝歇夫妇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弟子

中，“新地形主义”依然影响他们的创作，反过来这些人的作

品对新地形摄影代表人物刘易斯·巴尔茨（Lewis Baltz）及罗伯 

特·亚当斯（Robert Adams）的创作亦有相当的影响力。

您对当代摄影环境怎么看？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随着数码技术在全球普及，摄影画

面的生成、传播媒介、传播方式都随之改变。快速传输的数

码照片是社交媒体的一部分，但是照片的质量在传播中只起

到次要作用。大概人们有时也缺乏对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影像的

认识。我观察到，每天数以亿计的网络照片中，多数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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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关注照片的好坏，更在意的是自己成为画面的一 

部分。

对于摄影师来说，数码摄影让照片数量激增，选

择起来也是一种负担，甄选时必须看大量差片实在令

人疲惫。如果我用大画幅相机拍摄，虽然胶片曝光不

理想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在这个过程中，摄影于我来

说是寻找理想画面的过程。

同时，我注意到，年轻摄影师在探索摄影语言过

程中，有向操作繁琐的胶片相机、传统暗房冲印工艺

回归的趋势。他们更愿意体验照片的物质感，想逃离

显示器和展示屏幕。

06	 ｜	 褐煤露天矿区，737 推土机，

德国格拉茨威勒，1988

07	 ｜	 微生物系列展览现场06

07

    摄影世界 DECEMBER 2016    77



您 9 月在平遥参展并凭借《盔甲》系列作品获得优秀

摄影师奖，您如何想到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我在平遥有两个展览，一是群展“光

与尘”（Glitter and Dust），12 幅采矿机械照片入选，二是推

出了个展“盔甲”。参加群展主要是因为我与策展人托马斯·凯

尔纳（Thomas Kellner）相识 20 余年，他同时是摄影师，已经

多次在中国展出作品并多次策展。此前，我已在沈阳参加过中

国的影展，并在那里和平遥的艺术总监张国田先生相识，给他

看了《盔甲》系列样片，才得以有机会举办个展。

尽管语言有障碍，但我非常想认识并了解中国。对我来说，

中国所有的人、事、物都是陌生的。这次在沈阳和平遥，来自

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让我感到，虽然生活在共同的世界，影

响个人创作的文化渊源非常不同。

08	 ｜	 盔甲系列，2013，德国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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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热衷于摄影的人众多，您能给年轻摄影师和

喜欢摄影的人一些建议吗？

克劳蒂娅·法伦坎普：对我来说，作品的真实性和创作理念

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相机只是必要的工具，是完成设想的必需

品而已。比如，在拍摄《盔甲》系列时，我没有使用最新的数

码相机，而是用了一部 30 年前的胶片相机，所拍画面在冲洗前

只能存在于我脑海里。只有最好的照片才会被数字化，才可以

在某一个展览上面对观者并被解读。

除此，我建议年轻摄影师和爱好者要尽可能接近被摄对象，

找到一个让你兴奋并愿意深度了解、增长见识的拍摄题目，长

时间沉浸其中。相机、机位、拍摄角度、画面剪裁和光线运用

都要长时间不断尝试，不断变化。对于一个拍摄主题，需要深

入研究，不只是获得一个满意效果就停下，而是把以前的结论

都摒弃或不断改善，精工细选才会带来摄影技术的提高。 　

09	 ｜	 盔甲系列，2011，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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